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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繁花》在讲好上海故事方面是值得称

道的。讲好上海故事，就必得讲好上海人身上特

有的品质。说到上海人，到东到西，都可听到对上

海人这样的评价：“精明，会算，斤斤计较……”这

或许是一种感觉或感受，而不是一种认识，认识是

形而上的，而艺术的层面正是基于形而上的，通过

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达到深刻的认识。《繁

花》在讲述主人公阿宝的故事时，正是以丰富的细

节来揭示并阐释上海人的性格和品质。

阿宝当然是精明的，作为一个底层小青年，他

脑子活络，眼光敏锐，对新形势、新事物乃至新政

策都相当敏感，面对时代机遇，他可以当机立断，

汇入澎湃大潮。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所在，这种

精明是由历史底蕴作依托的。事实上，上海人是

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汇聚而成的，既然如此，这种

精明就是在上海这块地方生存者的集体积聚的智

慧。电视剧《繁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阿宝会算，做到宝总更会算，有意思的是，他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算的，是爷叔才真正教会了阿

宝怎么算，算什么。明面上是算经济账，算投资

款，算利润，算得益，算回报，但《繁花》真正揭示的

是算底线之账，算道德之账，算良知之账，算感恩

之账。阿宝在414股票这件事上，充分展现了上

海人所居于的道德和良知水准。面对如此巨大的

经济收益，但因有承诺，所以阿宝任凭开盘价再高

也不为所动，静如止水，只为了一份兑现承诺的诚

信，在他心中，诚信是人品，而高尚的人品比任何

东西都重要，人品才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包括事

业，也包括生意。看上去，他这回不会算，没算好，

有钱不赚，犹如傻子，但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发

根的哑巴儿子以为父亲股市失利而自杀是受了阿

宝的误导，因而故意制造车祸，将阿宝撞倒在地，

阿宝差点性命不保。可哑巴儿子没想到的是，阿

宝此时正在去往他家的路上，手里提着30万元是

准备送给他家解燃眉之急的。肇事者哑巴儿子被

查到后，阿宝却选择了原谅，这是因为他心怀善良

和怜悯——他不愿意看到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

这就是上海人的“会算”，算得有情有义，算得真诚

坦荡，算得令人信服。

“斤斤计较”是上海人常被诟病的，说是一分

一厘都计较个没完，显得很是小气，没有一点气

概，但这种诟病实质上源于落后的观念。电视剧

《繁花》用艺术为上海

人正了名。生意场上

追逐利益无可厚非，可

是必须基于现代文明

的观念和规则，那就是

契约精神。阿宝同样

跟人讨价还价，同样也

会加一块减五毛的，说

起来可谓斤斤计较。

但是，一旦谈定，便一

言九鼎，绝不食言，不

会弄出什么幺蛾子，担得起肩膀来，因为信用是

头等大事，若是谈判时大拍胸脯说没问题，执行起

来什么都是问题，对上海人来说，那是不作兴的，

是下三滥、不靠谱。阿宝之所以能越做越大，其宝

总的名声不是身价有多少，而是可靠，是讲信用，

是被信任。

《繁花》遵循电视剧创作规律，故事线索更清

晰、紧凑，这就有可能将阿宝这个时代弄潮儿的成

长经历呈现得更为完整、丰满，从阿宝的身上，我

们也可以看到上海人特有的品质，他们追求理想，

目光长远，眼界开阔，从容不迫，重信守诺，深情厚

道，而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品相，也使上

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人性的温暖和光辉。

我们为何特别喜欢而且一直在

等待着看这部改编自金宇澄长篇小

说《繁花》的上海话电视剧？虽然有

普通话版，大家还是特别热爱用上

海话版本来深入表现上海精彩的海

派生活。

近年来上海出现的上海话电影

《爱情神话》，话剧《繁花》（第一季和

第二季）《雷雨》《长恨歌》都掀起了

波澜，因为上海方言美妙地表现了

上海人的生活。我最近看了话剧

《繁花》第二季，也去参观了金宇澄

的画展，这两天又满足地观看了电

视剧《繁花》，我被深深感动。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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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各阶层活跃的思维。像第一集中

说到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苗

头”，“人面”“场面”“情面”。这几个

词弄得好，事体就“摆平”了。几个

看来简单的双音节词，联系起来却

归纳了上海商业社会的风貌。方言也最贴近

人们面前的生活，情感也能处处自然流露，就

在脑袋里不必翻译转说。

上海话与普通话句子比较，就是简短，《繁

花》书中是这样，电视剧中也是这样。不但词

语与普通话有差异，说话的语序也有不同，整

本小说《繁花》用上海人说话的常用句序来写

语段，排列语序的，用上海话来读特别

舒畅。在生活深处的表达上，方言积累

了比白话细致而丰富得多的词语，作为

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话还吸收了方言

和外国语言的精华，因此电视剧《繁花》

上海话版的语言呒没闲话讲了。

文学家胡适1925年在《〈海上花列

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

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

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

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

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

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

流露的人。”

上海话是上海人从心底灵魂中发

出的独特声音。她是千百年来民众从

时代自然演绎传承下来的智慧密码和

珍贵的精神财富。上海话中包含着上

海人凝聚的价值观、素质、灵动、创意等

灵性财富。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上海话

是一座可深度开采的文化宝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

物刘半农在1925年《读〈海上花列传〉》

一文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

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

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但是南

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

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

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

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

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

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

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如用乙种语言去

翻译甲种语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

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金宇澄和这次电视连续剧、话剧《繁花》所

实现的语言风格，就可以恢复出反映上海发生

的种种故事的那十分之三四的地域神味来！

《繁花》，上海，浪潮翻滚，机会遍

地的年代。出生在上海，5岁去香港，

一生用镜头回望童年家园的王家卫，

带着一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上海

演员，在这一幕幕人海茫茫中编织朵

朵繁花。那片繁花，是梦想，是寓言，

是上海与上海人唇齿相依，生出的精

神内核：包容与奋进。

90岁的游本昌，通达透彻，近乎

带着一丝东方禅意的爷叔。在外叱咤

风云的宝总到了他面前，总还是以前

的那个“阿宝”。可以说，宝总是爷叔

的作品，且是精品之作。《爱情神话》里

的李小姐马伊琍，《我的前半生》里的

罗子君马伊琍，摇身一变，成了“夜东

京”的老板娘玲子。她的嗲，她的作，

她的风情是上海的，甚至她的霸气，相

比李李，也是充满上海烟火气的——

不那么张牙舞爪，却同样凌厉。这样

的上海女子，是不能只作一面观的。

初看，像筷子一样实际；再看，似簪子

一般摇曳生姿；回看，就是要交关当心

了，一不小心是有可能成为一柄匕首

的，凶险来。选美出身的唐嫣，大概是

可以凭《仙剑》吃一辈子的。但40岁

了，她是不是要凭“汪小姐”的执着、甜美、仗义，

与人物群像里绝大多数人缺少的一点

点天真再火一把？重点的重点来了，

《琅琊榜》中情比金坚的CP梅长苏与

蒙大统领，胡歌与陈龙又一次“合体”

了。宝总与陶陶荡起友谊的小船。宝

总还是阿宝的时候，是问卖大闸蟹的

陶陶借过钱的。陶陶的一点点真和一

点点憨，倒是和蒙大统领一脉相承

的。自然，胡歌没有虚张声势，在电影

质感的光影之下，宝总的举手投足符

合其人生导师爷叔的教诲，腔调要浓。

那么多演员都是上海人。在片

场，官方语言是上海话，包括王家卫。

除了以上那些主演之外，还有第五集

登场的外贸公司金科长吴越。而跨界

出演的其他上海明星，也倾尽全力。

滑稽明星阿庆和短视频爆红的papi

酱、主持人选秀出道的范湉湉、名模佟

晨洁……统统是一树繁花上的叶与

花。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出电视剧中

如此密集，如此彻底地上演一场上海

的聚会了。

上海作家的书，“上海导演”的作

品，上海演员的演绎，这回的咪道，分

毫不差了。上海人看《繁花》，看的是

妈妈爸爸、叔叔阿姨的故事，上海之外的人看

《繁花》，看的是浪奔浪流，敢为时代先锋，敢领

全国风气的“那时花开”。无论是上海话版本，

还是夹杂了许多沪普的普通话版本，都让《繁

花》锦上添花。语言表达情感时，方言是最具原

生态的，情绪的转换也益显强烈。电视剧中的

方言是对本土文化和城市特征的强调。上海演

员操着天成的上海方言，演绎着上海的人与事，

表达着上海在时代洪流下的风景，原汁原味。

注定，这样的《繁花》会叫人着迷，在中国影视剧

的历史上成为特别的一株。

今冬，不作他聊，《繁花》花开，看就完事了。

都说王家卫执导的《繁花》拍得令人耳目一新，

尤其是它电影化的豪华呈现。金宇澄的小说近乎

白描，表现市井生活的琐碎，剧版《繁花》则色彩斑

斓、万紫千红、悬念迭出，也是一场视觉盛宴。

有悬念也有疑问
剧版《繁花》对小说进行了改编，一开场，即以

主人公宝总在酒店门口遭遇一场车祸开始，确立

谁是真正的凶手这一戏剧悬念，由此，情节层层推

进，人物纷纷登场，悬念渐渐解开。这种戏剧化的

悬念设置，就是影视化的叙事方式。

之后的激烈商战，同样也极具戏剧悬念。至

真园老板娘李李能否请到宝总？宝总又如何设法

教训目空一切的魏总和见钱眼开的商总？可谓集

集有悬念，大大增强了观赏性。

有悬念也带来疑问，宝总伤愈后躲藏一个多月

不敢露面，30年前的上海有这么危险吗？再说，肇

事司机警方一查便知是谁，有必要这么躲来躲去？

导演放飞想象力
剧版《繁花》和我们见过的许多电视剧相比，

画面无疑更具电影大片的视觉效果，充分体现了

王家卫导演唯美的艺术追求和浪漫想象，无论是

黄河路上的繁华酒家，还是外滩江边的万家灯火，

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还是一道道精致美

食的精彩呈现，都让不少影迷大呼过瘾。

夜上海之繁华之美丽，在镜头里显得有点张

扬，灯红酒绿，金碧辉煌，令人目眩，少了点原作的

含蓄。那些老板在豪华宾馆里的激斗，也少了点

市井气。因为，阿宝暴富前的戏太少，宝兄这一身

份对观众少了点代入感。观众面对荧屏上的“繁

花”世界会纳闷，这还是20世纪90年代“三年大变

样”之前的上海吗？电影化显然是有点夸张了。

豪华酒店外，人生得意的宝总突遭车祸，拍得

非常精致。人被撞飞，天旋地转；钱撒一地，纷纷扬

扬；众人惊呼，乱作一团；医院急救，血肉模糊。镜

头是快切的，节奏是飞速的，语言是急促的，从而营

造出一种救人如救火的紧急氛围。这种电影化的

夸张手法在剧中俯拾皆是。全剧，王家卫放飞想

象，个人风格鲜明，已不再只是原小说的升级版。

沪语特有的魅力
剧版《繁花》有沪语版和普通话版，熟悉沪语

的观众无疑更青睐前者，它表现的上海味也更纯

正更浓郁。

胡歌演风流倜傥的宝总，马伊琍演精明细致

的玲子，唐嫣演有情有义的汪小姐，游本昌演“幕

后高人”爷叔等，都韵味十足，性格各异。还有陈

龙、范湉湉、陈国庆、张芝华等众多上海籍演员加

盟，还原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上海人。电视剧集中

这么多演员讲沪语，这是《孽债》后近三十年所未

有。这不仅再次见证了沪语特有的艺术魅力，也

有助于沪语在上海的复苏。

其实，沪语版中也有其他语言，辛芷蕾演的至

真园老板娘李李就讲普通话、董勇演的杭州老板

就讲浙江吴语，这生动表现

了一个海纳百川、丰富多彩

的城市语言特色。

《繁花》看了四五集后，才

渐入佳境。因为，与情节、场

面、语言等相比，剧中性格鲜

明的人物才是最吸引人的！

何况，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

李等几位红颜知己的情感戏

还尚未展开，只是做了些铺垫

而已。

股市沉浮，商海汹涌，

他们是一群勇敢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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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纸片上写着“西康路101号”，画面上方出

现了“静安区体育馆”，全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就

在这里；网线袋里装着雀巢咖啡与咖啡伴侣，是当

年送礼首选；宝总出车祸后被推进医院，好几个俯

瞰镜头里，最勾得起上海人回忆的反而是如今已

经不常见的水磨石地板……央视正在热播的普通

话版和上海话版《繁花》，让人瞬间跌入20世纪90

年代的岁月酿的酒。与此同时，正在话剧中心上

演的上海话版话剧《长恨歌》，因为编剧赵耀明是

正宗上海人，也把沪语台词写得出神入化：“打牌

可以，勿要打 ！”气质上和时间上，《长恨歌》似乎

是《繁花》的“前传”……千里长恨歌繁花，人生之

路欲破晓——《千里江山图》《长恨歌》《繁花》《人

生之路》《破晓东方》……在近一年的上海优秀文

艺作品里，映照出的城市与城市里的人，始终相互

依傍、相互成就。

■ 改变命运，需要时代机遇，也需要个人奋

斗

在上海优秀文艺作品中，我们时刻能感受到

时代脉搏，与个人拼搏的同频共振。改变命运，既

需要时代机遇，也需要个人奋斗。

阿宝如何成宝总，宝总如何做到人面、情面、

场面统统摆平，是剧版《繁花》的主线。他靠的就

是一手外贸，一手股票。“我的嫁妆就是我爸炒股

票炒来的”“当年爆仓跳楼的人，身边就有……”如

果说当年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呈现了一群散户

的跌宕人生，那么剧版《繁花》则聚焦了宝总这个

大户与散户之间的跌宕与情义——开出租车差点

撞死他的是跟着他炒股但误信假消息导致亲友巨亏

而自杀的根发的哑巴儿子，但是宝总被撞时手提箱

里的30万元现金正是要去送给根发一家过年。

炒股，是有勇有谋、至情至信的阿宝改变命运

的途径；高考，则是高加林自乡村到城市，进一步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坎坷路。通过一篇篇观照社

会民生、写作真实动人的文章，他进入了报社工

作，最终在城市里圆了作家梦。他的起点更为障

碍重重，他的拼搏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

与追求。同为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很可能，高

加林们采访过宝总们……报道就刊登在宝总手里

的《新民晚报》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

要抓，两手都要硬”——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 感受幸福，        繁花路，也记得千里

江山图

《繁花》已经激发剧迷实地去打卡黄河路上的

苔圣园——看起来就是至真园的“原址”，据说一

楼依然在营业。《繁花》CityWalk路线已经出炉。

有专门聚焦黄河路的走法，也有沿着瑞金二路、淮

海中路、南昌路一带的路线，途经复兴公园、孙中

山故居、红房子西餐馆、国泰电影院等。

冬日暖阳铺洒繁花路，也要记得《千里江山

图》。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千里江山图》，

展现的是与《长恨歌》前半部分同处于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上海——一座城市里不同的社会面，但

是一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尤其是《千里江山图》，

在物件考证和还原上，甚至比剧集《繁花》还要考

究。作者孙甘露以考据的方式挖掘且情境再现了

当时的上海图景——但是其目的，是真实刻画陈

千里、叶启年等主人公所处的复杂生态，以此衬托

上海党中央机关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风云诡谲，

而陈千里又是如何不忘初心，圆满完成“千里江山

图计划”的故事。在同一片梧桐树下，我们走过的

繁花路，难道不是革命志士铺就的幸福路？

■ 展望经济，既是四人牌局，也是一盘大棋

剧版《繁花》里，爷叔对阿宝说：“男人有三个

皮夹子……”经济，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优势，也是

上海人擅长的领域。今年春天播出的电视剧《破

晓东方》展现的是——陈毅市长如何在1949年

后，于上海开始撬动一方经济，从而完成“全国支

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大城市管理

的重任。

凡是40岁以上的上海人，对于黄河路霓虹闪

烁、美女经理店门口招呼客人的场面记忆犹新。

霓虹灯下的商战，被《繁花》拍得颇为传神。剧中，

白天股票营业室的镜头，几乎用的是纪录片画

面。多少人通过股票认购证赚得第一桶金，至今

还为人津津乐道……

时至今日，上海创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均是经

济和科技托底的发展构架。经济生活，既体现在

玲子与宝总合作的实体经济——进贤路“夜东京”

小饭店，其实是“为宝总买的保险”；也体现在上海

主题小说的IP运营上——《繁花》《长恨歌》《千里

江山图》这三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有话剧、

评弹、电视剧、电影等全产业链开发，这些也是“生

意经”，呼应着“两手都要硬”。

上海是怎样的一座城市？上海人看上去哪

能？只要把上海优秀文艺作品视为拼图，就能拼

出——千里长恨歌繁花，人生之路欲破晓。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经历了十

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长等待，终于等来了“千

呼万唤始出来”的时刻。

王家卫的剧集《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小说

《繁花》。小说《繁花》出版不久，我曾先后在长宁

图书馆举办的星期广播阅读会的《繁花》分享会、

中国作协的研讨会上，与作家对话。我喜欢小说

中，那种来自芸芸众生的底层市民在大时代洪流

中，繁花似锦的亢奋、狂欢和落英缤纷的忧伤悲

凉，艺术上竭尽文学叙事，特别是江南文化、沪语

叙事摇曳多姿的魅力。它开启了上海城市文学书

写新时代之门。其后，它戴上了所有文学的桂

冠。它的被改编，是必然的。

文学原著的改编有两种：一是忠实型改编，如

话剧《繁花》。这种改编完全忠实于原作风格，保

留原著人物关系、情节走向，犹如足球防守中人盯

人形影不离的贴身紧逼。与原著相较，呈现出一

种轴对称的美感；二是创造型改编，这是一种充满

挑战和不可预知的艺术的风险投资。显然，作为

驰骋世界影坛的一代名导，王家卫不甘于亦步亦

趋被动改编。我是喜欢、欣赏这种自我挑战意味

极强的想象型改编的。难得的是，剧集的改编是

作家与导演的“共谋”。作家说，原著交给导演，剧

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不可能去复制这个原著

的”。导演自信满满却凡尔赛地谦虚，“我没有能

力还原足本《繁花》”。这也是剧集《繁花》创作的

一段，艺术家彼此默契信任的佳话。

现在的剧集《繁花》和说部的《繁花》是平行世

界，是彼此呼应的复调，而不是你唱我和的和声，

是一种从他的《花样年华》出发的对说部《繁花》的

解读。那种陈逸飞油画般精致的画面，光影色彩

的华丽对比，一反小说白描的市井画风格。第一

集开始不久，西装笔挺气宇轩昂的由胡歌出演的

阿宝，带着鲜明的王家卫记号。

我们似乎可以说，王家卫是在解构说部《繁

花》的同时建构剧集《繁花》，从而使小说《繁花》的

荧屏呈现产生了剧集独有的那些读者熟悉的人

物、故事人物“陌生化”的惊讶与喜悦。

几乎所有沉浸在说部《繁花》的读者，都会被

小说中的1000多个“不响”迷得神魂颠倒。“不响”

使小说像个神秘客，来自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阶层

的平头百姓，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约而同

做着“闷声不响大发财”的上海梦、中国梦。也让

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充满想象的尽显语言揭示人

物心理的巨大能量。但剧集不是当年游本昌演的

“哑剧”，30集“不响”是不可能的，试问，有哪一个

观众能有性子看完30集的哑剧？也正是小说无

处不在的1000多个“不响”赋能导演，给了他填满

“不响”空白的灵感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站在时代

的大潮中大开大合地完成《繁花》“不响”的填充

题。

从小说的一声“不响”到剧集的不得不响，剧

集黄钟大吕地“响”起来。

剧集“响”在时代的加持。小说中的“时代”是

藏而不露的潜流，不显山不露水地浸泡着生活和

人物。剧集中的“时代”按捺不住地急切破门而

出。认购证、股票、股市开锣，黄河路美食街上的

霓虹闪烁……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经济腾飞

的画面让人血脉偾张。在充满雄心壮志的上海

梦，让阿宝以最快的变形金刚的速度摇身变为万

众瞩目的宝总。王家卫一门心思想的是“一无所

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叱咤风云的宝

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加持”。

王家卫懂艺术辩证法。为了“响”起来。他

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的三驾马

车，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多童年交往

的故事，集中到上世纪90年代。然后做加法，让

阿宝轰轰烈烈“响”起来。历尽人间沧桑老谋深

算的老爷叔，以老法师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

中，点铁成金，让阿宝举债借钱住进和平饭店自

己当年享用辉煌的豪华套房，带着点《了不起的

盖茨比》的上海版味道。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

的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了上世纪90年

代现在时的上海人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过去时

的上海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

其他地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食

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路貌不惊人的

“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市井世态人情。时代

加持的涟漪在这里泛起。

剧集《繁花》响在集中了一批影视界最活跃的

上海儿女。从文字到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

龙、游本昌……叽叽喳喳，打开沪语，让荧屏响彻

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宝贝痛痛快快过足了

讲上海话的瘾。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

虎，几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色。看

看马伊琍那个夜东京老板娘，眉飞色舞，就可以感

受到，她是多么享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

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现实主义温

情。阿宝被撞，明知肇事者是谁，却为人情，装作

不知。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上海底层市

民在时代大潮中跌宕起伏中相濡以沫的担当与宽

容。同样，阿宝有难，玲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

所言，旧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

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海人家的善

与美。

剧集《繁花》预告的最后结束语是，“好戏，全

在后头！”我们拭目以待……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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